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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以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手段，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式——运动的影像美。电影的影像美以人为中心，也包括景、物、光影、色彩和构图。电影艺术家正是在一定审美理想的指导下，赋予这些影像元素造型表现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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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艺术就是一种以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手段，将文学语言转换成影像语言的艺术。一部影片的创作，必须要建构一整套与剧本提供的文学故事相适应的视觉代码，完成叙事体从文学表意到影像表意的语言变异。正因如此，所以人们通常称电影为诉诸视觉的艺术。其实电影也是诉诸听觉的艺术，确切地说，它是诉诸视听结合以视为主的艺术。但电影艺术主要的审美特性就在于它的视觉效应，它正是通过连续运动着的视觉影像，能动而逼真地再现生活图景——亦即错综复杂变化万千的人和环境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的外部动作和内心体验，其中能够蕴涵着巨大的历史内容和深邃的哲学思考，所以观众才能在直感审美中获得理性教益。
正因为电影具有视听结合、但又以视为主的特性，所以便十分强调视觉影像在影片中造型表现的审美价值。所谓视觉影像在影片中造型表现的审美价值，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它的造型表意功能；二是指它的审美使命（这主要表现为影片创作者的情感态度和审美理想）。考察那些富有视觉表现力的中外优秀影片，之所以能征服观众的眼睛，震撼观众的心灵，就在于它们无一不具有视觉影像造型表现的生动性和深刻性。电影艺术在视觉上不吸引观众，不能给观众艺术上的享受，就谈不上对观众思想感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了。
电影的视觉影像以人为中心，也包括景、物、光影、色彩和构图。它们是构成电影艺术视觉影像的重要元素。电影艺术家正是在一定审美理想的指导下，赋予这些元素以生命活力，从而匠心独运地将其构造成生气灌注的视像世界系统。这个视像世界系统按其结构，可分为四个既独立自主，而又相互交融的层面：视像载体层（光影）、视像主体层（人）、视像陪体层（景、物、色彩）、视像形式层（构图）。本文试图按照这一划分线路，对它们在电影视像世界中造型表现的审美价值进行系统的探讨。
上篇：电影视像载体、主体论

一、视像载体层——光影
光影是电影艺术家构筑视像体系，传达审美信息的媒介。电影的视觉影像，正是借助于感光胶片这样的物质材料，利用摄影和放映这样的技术手段，将光影投射于具有明显边缘性的两度空间的平面（银幕），并通过观众在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审美层面的视觉认知才生成的。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高山流水、俊男美女、烽火硝烟时，实际上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些光影而已。正是光影，把电影文学中如闻如见、飘忽空灵的审美意象凝固定型，使之明朗化、视觉化、成为物化形态的客观存在——电影视像。因此，光影构成了电影视觉影像诉诸审美感知的载体外观。
光影不仅是电影获得影像的必要物质条件，更是构成电影作品的重要造型元素，是塑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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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影像的基础。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曾说：在电影中，光影就是一切，它是质感、情趣、风格、描绘。画面是用光影来表现的。这一番话，是对光影在影片中造型表现审美价值的简明概括。现在我们就来结合中外优秀影片的艺术实践作些具体分析。

首先，光影是表现思想、塑造人物、反射情绪的有力手段。毫不掩饰的、强烈的感情色彩是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与机械地纪录之间的显著区别。电影艺术家可以有意识地用光影的强弱明暗在银幕画面上创造出一定的有特殊意味的视像符号序列，从而使自己的倾向、观念和意图在对这些视像符号本身的超越中传达出来。如在国产片《黄土地》中光线运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除了少数几个特定的场面外，全片处在阴天条件下展示的物象的本色，造成一种视觉信息的压抑感和沉重感。这既是对影片所处时代和环境的有力描写，又是深刻地展现了特定时期人物的精神状态。油灯前翠巧爹和顾青夜谈，影片没有正面打光，而是用自然光的力量造成一种逆光摄影。让观众对翠巧爹的外貌造型：黝黑的皮肤和如沟的皱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人联想到罗中立那幅令人心灵震撼的油画《父亲》。他既是翠巧爹——一个具象，又是我们祖先的象征——一个意象；它的勤劳、勇敢和落后、愚昧是连接在一起的；这里光影所创造的视觉符号序列，不仅塑造着人物，更浓缩和蕴含着影片独特的意蕴。

光影既可以塑造人物外在的形体面貌，还可以反射人物内在的情绪心理。从运用光影反射人物的情绪心理来说，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表现人物时，有意通过光影的媒介，用侧笔来间接表达出人物的心情。另一种是利用场景中光影，使它在代表客观实体的同时，也完成了描绘人物客观内心世界的任务。前者重暗示，后者重隐喻。前者如美国影片《居里夫人》中，居礼博士得知自己暗暗爱慕着的玛丽（及后来的居礼夫人）将与第二天离开巴黎回到华沙，自己无法挽留她，感到十分苦恼。它回到寝室里，关上门，自己忍受着情绪上的煎熬。这时从门缝下面的地板上，观众看到了室内泻出的一罅灯光，一个影子在那光亮里闪来闪去。可知居礼博士是在一刻不停地来回踱着，暗示了他那焦躁不安的心绪。后者，国产影片《祝福》中，柳嫂讲，将来祥林嫂到了阴间，两个死鬼男人要如何争夺她，阎王要如何把她锯开分给两个死鬼男人。深刻封建思想毒害的祥林嫂一听被吓呆了。为了烘托和显示她那恐惧的心理，摄影师利用灶里生发的火光，创造了一团跳动的光影，在祥林嫂的眼里，仿佛真的成为了一团跳动的魔影，感到十分恐惧。在这里，火光既是生活中的灶火，同时也是祥林嫂恐怖的魔火，成为一种带有双关意味的视像符号。
在影片中，光影不仅能反射出人物刹那间起伏波动的情绪，而且还能反射出他们的精神品质。如墨西哥影片《生的权利》中少女艾伦娜未婚先孕，约她的情人阿尔夫累朵在后院私会商量办法。时值午夜，明月当空，艾伦娜和保姆来到后院等待。稍迟，后门从外打开，墙上出现了阿尔夫累朵的一个黑影子。他背影进入镜头，虽然在谈话中转过身来，但他那顶平顶草帽的帽沿的阴影，把他整个脸面遮得一片漆黑。这块阴影十分有力地显示了他内心的卑污和阴暗。可是，同一个画面中，处在他右肩后面的爱伦娜的脸面，被月光映照得非常皎洁。相形之下，两人心灵的美丑，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光影在这里作为视觉影像，其造型表现的审美价值是很有意味的。
其次，光影还是渲染画面气氛、情调，创造典型环境氛围的重要因素。笼罩整个银幕基调的光影通常可分为硬调（亦称高调）和软调（亦称低调）两种。硬调宜表现阳刚之美，软调宜表现阴柔之美。在一部影片中明朗与灰暗或阳刚与阴柔的调配又可产生无穷变化。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根据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的环境氛围，以及不同的情绪心态，来设计光影的运用。一般情况下，人物形象心情明朗，光调也就偏于阳刚。如原苏联电影《复活》中，玛斯洛娃走出牢房大门时，一片耀眼的阳光照得她几乎睁不开眼睛，她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这种用强烈的白色调构成的高调画面给人以明快、开朗、富有生气的感觉，因而有力地烘托了女主人公对光明、自由的向往和热爱。当影片在表现牢房时，大量运用灰、深灰和黑色影调构成低调画面，造成一种沉重、压抑、昏暗的感觉，对揭示女主人公不幸、悲愤、绝望的内心世界起到渲染作用。著名电影理论家爱因汉姆在论述光影对画面的情绪感染作用时说：光影“可以使一间房屋显得温暖舒适或寒冷空虚，大或小，干净或肮脏，一眼就引人注意或平凡无奇。刺过黑暗的一线阳光在彩色片里决不能得到同样成功的效果。雷雨景色的奇异魅力，苍白的光线透过黑幕，黄昏的天空衬托出山岭的侧影，工业区污秽的灰色、麦浪、在树干荫影间的阳光中舞动的微尘——这一切都是用黑白两色取得的的效果。如果在故事片中使用这种效果，就能十分自然地创造出预期的气氛。”[1]（57～58P）艺术家们运用光影所创造出的这种包围笼罩着观众的心理背景，是一种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有着特殊韵味的画面情调，它能潜移默化地引导着观众的欣赏路径，感染着观众的情绪体验；它能使观众时而精神振奋，时而紧张心跳，时而沉思吟味，时而舒心惬意……它在酝造情调影响情绪方面的灵活微妙处，远非语言所能描摹。十九世纪欧洲舞台艺术家曾经把舞台光比作音乐，我们对银幕上的光也该用这样的比拟。
在影片中，运用光影创造典型的环境氛围，也是常见的。在国产影片《神秘的大佛》和美国影片《蝙蝠》中，就有许多利用光影创造一种恐怖气氛的镜头。《神秘的大佛》里昏暗光线下的殿堂和佛像，深夜破门而入的怪面人，以及怪面人不断变幻的鬼脸，令人看后毛骨悚然。《蝙蝠》里，深夜闪电下的树影，女主人公看见墙上被灯光映照出的怪影，以及妇女们在暗室里发现被害者的脸等恐怖镜头，都是运用光影创造的。它为加强环境的特异气氛，突出影片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起了渲染作用。
作为视像载体的光影之种种审美价值，有力地凸现了影片的视像体系。观众在感受画面的气氛、情调和韵味的同时，便不知不觉地被引入视像世界的第二个层次：主体层——人的天地之中。
二、视像主体层——人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关系的总和。当艺术家从审美的角度去把握现实时，他首先关注并倾全力去再现和表现的，是处于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行动变化着的人，是人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是人的微妙的内心世界。而作品中无论生活场景也好，生活事件也好，无非是为了反映人的活动，揭示人的情绪，刻划典型的形象，让栩栩如生的形象反映出生活的情势和意义来。因此，在电影作品的视像世界中，人物必然成为整个形象体系的主体。
中外的一些优秀影片之所以能拨动观众的心弦，触动观众的思想感情，其魅力就在于从电影视觉造型的审美特征出发，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以鲜明透亮的视像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他们直接看到，感觉到，从而产生了共鸣。总结这些影片艺术创造的成就，我们可以见出，它们在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内心活动进行视觉表现时，一般都是颇具匠心的。

其一，就是用行为动作外化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心理流程。现实中的人总是在社会生活中永远行动着的，而且行动又总是受性格和思想的支配，所以通过人物的行动，也就最能揭示人物内在的精神面貌。电影主要是通过连续运动着的视觉影象来反映生活、表现人物的。因此，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形象必须具有丰富的动作性，这是电影艺术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可以说，电影艺术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手段就是着力表现人物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愿望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为动作，通过行为动作外化人物内在的思想性格。动作越是鲜明，人物的思想特征展示得也越动人，性格也就越突出。中外一些优秀影片，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成功的范例。

国产片《野山》能获得人们的好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得力于人物动作的出色表现。其中桂兰在炕上的画面动作都是很有韵味和魅力的。如桂兰在深夜帮禾禾磨完豆腐，回屋上炕休息的画面，就拍得很有情趣。桂兰上炕时灰灰睡得像死猪一样，她累了半天，有意要逗逗灰灰，一边脱衣，一边伸出光脚去冰灰灰的肚子，灰灰在迷糊中翻了个身又继续打他的呼噜。桂兰寻欢不成，只得自个儿躺下睡觉。桂兰伸脚冰肚这个动作，把她那种并不慑于男人，敢于调笑的乡野妇女的情致表现得十分生动、准确。
《归心似箭》有一场魏得胜给玉贞挑水的戏。魏得胜要打鬼子想回部队，临别前给心爱的玉贞挑上几担水——多质朴多深厚的感情啊！而玉贞呢？却舍不得这个心上人离开。这缕埋藏在心灵深处爱的情丝，不是靠对话表白，而是通过动作——玉贞一怔，把魏得胜刚装满的一桶水泼掉。这一泼，把娴静秀美的玉贞的内心世界全泼出来了，让观众看得一清二楚。这一泼和那一挑，正是相反相成的动作，倾注出两个人物内心激荡着的爱的波涛，形成整场戏诗一般的意境。这里，视觉影像的表现是多么含蓄，而艺术效果却又是多么强烈啊！
表现个人的思想性格是这样，表现群体的情绪心态也是如此。前苏联早期优秀影片《列宁在1918》中列宁被反革命分子刺伤后，成千上万的工人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涌向负重伤的列宁身边。当瓦西里和工人们把列宁抬上汽车送往医院抢救时，人群中缓缓闪开一条小路，汽车从静静伫立着的人丛中的小路慢慢开向远处。这缓慢的节奏，凝重的动作，以及人们肃穆的表情，把工人们对革命领袖伤势的担心和沉重悲痛的情绪，都赋予了可见的视像表现，很是感人。紧接着就是抓刺杀列宁的反革命分子。无比愤怒的工人纷纷扑向凶手，抓她打她，怒吼声、斥责声惊天动地。这一系列群体动作，鲜明地凸现了工人们对革命领袖的热爱感情和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感情。这里，两个场面，两种基调，两种节奏，一静一动，一低一高，一弱一强，强烈地冲击着观众的视觉，激荡着观众的心灵，充分显示了电影艺术视像造型表现审美价值的巨大艺术威力。
动作不仅能把人物（个人的和集体的）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而且还能艺术地展现人物情感变化的心理流程。《黄土地》中，翠巧和革命者顾青接触以后，她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起了很大的变化，影片把这一切都浓缩在翠巧几次挑水的动作之中。第一次挑水，路走得很缓慢，脚步显得十分沉重。她看到那个14岁女孩出嫁的情景之后，心头充满了无限的忧伤。第二次挑水，脚步比较坚定有力了，她知道了解放区妇女能够真正翻身，心中有了光明。第三次挑水，脚步变得轻松欢快起来，她看到顾青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心中有了希望。三次挑水，人物都是从下而上地在爬坡，表明她在逐渐地成长。这是用人物的行动展现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和发展，通过看得见的画面让观众去感受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体现了现代电影重视影像造型表现审美价值的特点。四十年代我国拍摄的《小城之春》在这方面也已经到达了相当高的水平。女主人公玉纹和情人志忱之间不断深化的情感，通过五次手的接触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一次志忱来，玉纹去给他铺床，两人的手无意之中相碰了，可都马上缩了回来，第二次房里停电，志忱在黑暗中轻轻抓住玉纹的手，玉纹慢慢的抽回；第三次他们和家人一起出游，趁没人看到，互相拉了一下手，又慌忙分开；第四次两人在城头约会后回家手拉着手；第五次他们喝酒，玉纹趁着酒兴来到志忱房间，志忱深情地吻了她的手。这五次手的接触动作把两个孤独的、火热的心的碰触，以及两人情感复杂、丰富的心理流程都表现出来了，这是非常出色而动人的视像 造型表现，它的审美价值和银幕魅力实在令人倾倒和陶醉。
其二，就是以表情，姿态和眼神映现人物的心灵情感。著名电影理论家陈西禾在《电影的画面与声音》一书中曾经写道：“具有无限丰富复杂的表情的人脸，在它瞬息万变的韵味与节奏中，可以流露出许多言语都难以表达的内容。……一滴将落未落的泪珠，一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顾盼，一副半慌张半矜持的神情，一点点含在嘴角的恍惚的笑意，一双真挚、热烈、刚毅、幢憬着远大理想的眼光，甚至一个清明宁静的、蕴藏着内在火焰的脸……这些东西以较原状十几倍或几十倍的尺寸放映在银幕之上，逼着观众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对它观看，又不得不随着它所传达的情绪而感奋，而震荡的时候，那正是艺术家用最鲜明的形象来向观众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也就是用艺术语言来向他们启发生活的真理的时候，这种印象是深刻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历久难忘的。”[2]（P7～8）
电影艺术创造的成功实践，充分印证了上述论断的正确。不是吗？《人到中年》中女主人公陆文婷的精神境界及其所经历的磨难，与其说是通过故事的进展表现出来的，倒不如说是通过女演员的表演造型传达出来的。观众往往是通过女演员的眼睛和面部表情，而直接“看到”了她圣洁的灵魂，体验到了她所经历的难言苦楚。潘虹的这种表演造型可抵得文学中多少深入、细致的心理分析啊！甚至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也不能象电影摄影机那样使人们极其清晰地“看到”一张脸或一个身体或其他任何物体。正由于银幕能够把一个脸部表情放大到特别突出的程度，所以电影艺术家才可能把欣喜、忧愁、渴望表达得万分逼真，逼真到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如刘晓庆在《原野》和《无情的情人》中通过眼睛和形体所表现出来的对爱和性的热烈与渴求该是多么地逼真而强烈啊！尽管文学家也能表现各种强烈的感觉和情绪，尽管文学也确实可以用比电影更复杂、更细腻的方式来表达感觉和情绪（如《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中对女主人公们对各自钟情之人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复杂情感和心理描写），但必须承认，在银幕上表达这些感觉和情绪比文学里表达更直截了当，更有魅力，更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由上可见，动作、表情、姿态是影片中人物思想感情、素养和性格特征的真实反映。在电影中，要揭示人物心理状态，要完成人物性格刻画，要传达人物精神境界中复杂、微妙、深层的情感，单靠空泛的表白和形容，没有多大用处；最好是把人物安排在一种特定的戏剧情境中，让人物完成一些有意义的动作，尽可能利用外部造型来反映人物内心潜在意识。只要选择适当，一个表情，一个姿势，在展示人物性格方面，比长篇的说白更深刻、更动人、更能吸引观众。而这也正是对作为电影视像主体——人的造型表现审美价值的最好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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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 Value of Movie Visual Images i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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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m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art and science, creates a new aesthetic approach, that is, the beauty of the visual image in movement. The beauty of film images is man-centered, including the setting, objective, light and shadow, color and composition, etc.  Film artists give these visual images their aesthetic valu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me aesthetic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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